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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

 

破碎的火焰 
 

赵亚丹 

（社外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2级） 

 
火红的流星刺穿青黑色的天空射进无垠的荒原之中，巨大而无

声的爆炸膨胀成先是桔红继而苍白的火球。火球碎裂，玉屑纷纷，

悬浮于空气之中。你仿佛听见粉碎玻璃的声音但马上意识到那是不

可能的——在潜意识里你知道这是个无声的世界尽管不明白其中

缘由。火球亮白的碎片像萤火虫似的漫舞于天际，渐渐充塞所有虚

无。无数的亮点叠加，世界越来越刺眼，令意识眩晕将肉体包围……

地球引力消失了，你在一片遥无边际的明亮苍白中张牙舞爪奋力挣

扎。粘稠的光，明亮的光，液体般的光，灌入你的鼻孔嘴巴令你肺

叶痉挛，窒息。剩下的只是辛辣的气息…… 
当朦胧而灰色意识从遥远的地方返回自己头脑中的时候，你的

眼球在微闭的眼睑下轻轻转动一轮，上面的睫毛应而微颤，浑身麻

酥酥的，口中唾液粘稠似胶。苏醒的理智告诉你：自己又坐靠在沙

发上睡着了。不良姿势的睡眠过程美妙结果痛苦。你站起身舒展筋

骨活动几下，去卫生间用凉水洗脸，感觉好多了。 
回到沙发上坐定，你漫不经心地盯着那块深秋正午日光穿过玻

璃窗照在地板上的光斑。不规则的矩形，上面有些许细微暗纹。你

头脑中一片空白，还没有完全从残睡中清醒。你就那样弓着腰坐着，

可能任凭头脑中的空白状态持续下去，也可能正奇怪着自己最近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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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总会不知不觉地坐着睡着，并且噩梦连连，梦中惊惧万分，醒来

却像退潮一般只留痕迹不见波浪无论如何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。 
老了，累了——这是你对自己糟糕身体状态原因的解释。人到

中年惨遭失业下岗，女儿又马上中考，然后高中、大学。钱现在对

于你就他娘的是一切。出租车司机外人看着清闲，整天坐着，送客

拉人，油门一踩钞票进兜。可他们不吃蒜哪知道蒜辣，不喝尿怎晓

得尿骚，坐着比站着累，躺着比坐着累，不信你就躺在床上三天三

夜一动不动你要是肌肉不萎谢肠胃不紊乱我他妈的把开出租赚的

钱统统给你。久躺得褥疮，久坐得痔疮。拉客人跑长途有屎有尿还

得憋着，挣点儿钱养家糊口容易吗？ 
只能玩儿命干。趁现在还能顶住多弄些票子存银行，等到脚踩

不动刹车手扶不住方向盘的时候，你都想好了，重新拾起厨子的手

艺在居民小区开个包子铺凑合着玩儿吧。关键是你那宝贝女儿，聪

明、漂亮、学习好，你出租就是为她开，票子就是为她赚的。 
“下午还去吗？”妻子收拾完餐具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甩着湿

手问。 
你抬起头，把呆盯在光斑上的视线转移到她那张熟悉、衰老但

又风韵犹存的脸上，说：“去。” 
“今天是小羽的生日，你就歇半天。晚上你不是要亲自做饭庆

祝吗？”小羽是他们的女儿。 
“没事儿，不累。我五点之前回来。回来再做饭不晚。正好回

来的路上还能买点儿菜，小羽不是爱吃鸡翅吗？我顺便买一袋。” 
她没再说什么，也就是默许了。退休在家，每月三百块钱的退

休金，她现在远比不上你。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。她对你言听计

从绝对与经济地位下降有关。以前她在纺织厂工作比你医院食堂厨

子每月多拿七十二块钱，那时候你们的地位正好相反。虽然事关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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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的大主意还是你拿，但你是丞相她是皇上，你再有本事再足智多

谋也得看天子脸色行事，君为臣纲，哪怕她再利令智昏。呵呵，你

时常独自暗笑，经济基础果然决定上层建筑，马克思他的确挺神。 
这时女儿在自己的小房间穿好外衣出来，说：“爸、妈我上学

去了。下午还有两节课，临时补的。”轻声细语。 
走到门口小羽转过头对你说：“爸你早点儿回来，别忘了我的

生日啊！”微笑着。 
“放心吧！等爸回来给你做好吃的。” 
妻子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的女儿从仓房推出自行车，骑走。转过

头，说：“这几天外面不太平，你小心点儿。” 
“呵呵，”你笑笑，结果涌上一股痰，吐掉，说，“没事儿，哪

那么巧碰到我身上。” 
“要不我跟你一块去？” 
你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哪有大白天押车的，乘客多了坐不下怎

么办？”然后身子往后一仰，再向前一用力，站起身，说：“我也

走。” 
开出租车就像赌博，凭运气的事儿。有时活儿一个接一个，乘

客前脚走后脚又会上来一位；有时一天也不开和，眼睁睁地看着汽

油费，交给出租车公司的钱从口袋里流走，真是心如刀绞。不过今

天下午你格外开心，生意不错。你的夏利沿着路边以中速行驶，随

时注意行人动向，一旦有人意图打车，决不放过。 
深秋下午的阳光洒在略显脏乱的路面明亮而不刺眼。活儿渐渐

少了。你将车停在家乐福超市出口旁的停车场。早就有几辆出租车

停在那儿等活儿。你从车里出来与其中几位熟悉的司机闲聊了一会

儿，开了几个带黄色段子的笑话，觉得无聊，便又坐回车里闭目养

神，大脑又空白一片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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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不长，突然一阵吵闹。你睁开眼看见一个矮胖的司机正和

一个中年妇女骂街。挺有意思。你从小就害怕打架，但很爱看别人

打架。你坐在车里看热闹。在中年妇女不堪入耳的叫骂中你听出了

关键：她认定胖司机的计程器有问题，蹦字儿蹦得快，说那么近的

路不可能花这么多钱。有意思。 
这场骂街冗长且内容单调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司机们的兴奋点消

失，又平淡无味了。司机与乘客的关系就是水火不容，利益的对立

面怎么可能统一？不少乘客把钱包、手机忘在车上，有几个能找回

来？你不也是捡过好几次钱包然后都中饱私囊了吗？这虽不合情

但很合理。飞来横财不取者傻×也。 
不过话虽这么说，小事也这么做，要是真到了关键时刻你还是

靠的住的。大约两年前的一个夜晚，你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发现前面

一两别克轿车里隐约有人厮打。一段路程过后，别克车暂停一下，

上面推下一位姑娘。姑娘趴水泥路面上又挣扎着站起来向别克车追

去。当然追不上。你赶到跟前停车，看到姑娘满脸的泪水和被撕破

的衣裳，一切都明白了。你把她接上车然后急追那两别克。距离别

克车二十米左右，你把大灯全部打开，过了两三秒熄灭，在这瞬间

你看清了对方的车牌号。然后你将车开往公安局。 
那是你最光荣的一次。出租车公司准备以你为典型炒作一下，

以彰出租司机形象。你得知后大惊失色，跌撞入经理办公室，哀求

自己什么也不要。要命要紧，你怕报复。 
你坐在车里不知不觉地又睡了一觉，醒来口中苦涩。你乜斜着

眼睛看看表：四点一刻。你决定收工，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

办：给女儿买生日礼物。 
此事你没张扬，目的是要给女儿一个惊喜。你把车锁好，托旁

边的司机照看一下，走进超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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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出来时，右手拿着一台外语复读机，左手提着一袋冷冻鸡翅。

你为女儿做的一切事情都不偏离主题——学习——买生日礼物也

不例外。你边走边幻想着女儿使用复读机学习外语的情景，心满意

足。 
正常的话，汽车以中速行驶大约二十分钟便可到家。可这期间

发生了一件事，一件让你永远也回不了家的事。 
快到下班时间，路上车辆行人渐渐多起来。遭遇两个红灯后，

你的车经过时代广场前的马路，这时你发现有三个男青年站在广场

的旗杆下向你招手打车。 
本能让你停在他们身边。 
摇下车窗。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过来说：“去财经学院要

多长时间？” 
“半个小时。”你熟练地回答。 
瘦高个看看手表又瞅瞅身后的两位：一个矮且瘦像猴子；一个

墩又粗如水桶。 
那个矮个子似乎有些不耐烦，皱着眉头对高个说：“走吧走吧！

等公共汽车得等到猴年马月去！” 
胖子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 
“我们打车，你走不走？”瘦高个问。 
你犹豫了一下，扫了一眼车里的表，脑袋飞速计算：现在是四

点四十五分，到财院五点一刻。回家顺路，开快点儿，五点四十之

前应该差不多。 
“我们都是财院的学生，急着赶回学校。”矮个走上前尖声尖

气地说。 
二十多岁，运动鞋、牛仔裤、夹克衫——的确是学生，你想，

回家晚点儿就晚点儿，不差这点儿时间，反正晚上也没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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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点一下头。三人上车。 
他们要去的是财经学院的分校区，坐落在市郊。汽车驶出市中

心，路上车辆行人逐渐稀疏，视野随之开阔。瘦高个坐在你身边，

矮个与胖子坐在后面。三人面如木雕，一言不发。 
你忍不住沉闷，便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是大几的？” 
“大四。”瘦高个瞥了你一眼随口答道。 
“该找工作了吧？” 
“嗯。” 
“据说现在工作不好找……” 
“我们就是出来找工作的，”后面的矮子接过话说，“还真找到

了不错的活儿……” 
你从反光镜中看到了他无肉的双腮和挂在上面的诡异的笑，猛

然间在潜意识里有种特别的感觉，又好像没有，应道：“什么活儿？” 
没人回答。 
汽车转过路口，路两边是收割后的农田，远远地已经可以望见

财经学院的大门。 
“快到喽！”你出一口气说，似乎有一种完成重大任务的释然。

不过，这释然没有得到某种气氛上的回应，取而代之的却是脖子上

的冰凉森然的感觉。 
刀锋！ 
坚硬。锐利。嗜血。 
脖子的右动脉被刀刃压出一道凹痕。你一低头，下巴正好按在

刀侧面上。你看到了伸出的刀尖。 
“哥们，老实点儿，照我们说的做！”一直沉默的胖子开口道。

声音油腻似奶油。三十多公分长的钢刀就在他手上。 
瞬间，你明白一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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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惧？ 
不，没有。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人不会害怕。 
异常冷静地，你嘴角冷笑着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 
“不要停车，直接开过去！”坐在旁边的瘦高个转过头威胁道，

“往城外农村开！”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尖刀抵在你的腰间。 
夏利牌出租车加速从财经学院门口飞驰而过。你看到校门口男

女学生正在缠绵接吻。 
“何必呢？大家都不容易。你们要什么？我有的全给。把我放

了，我决不报案。”你平静地说，手心冷汗津津而全然不觉。 
周遭近乎死寂。你开车全然是条件反射般地转方向盘踩油门挂

档。你听不见马达声。前方挡风玻璃好像一幕无声电影，放映着路

面情况。 
你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身边这三个人身上。 
“呵呵，”瘦高个笑道，“不瞒你说，你有的我全要！” 
汽车在城外的国道上高速行驶，四周车辆行人零星而过。 
天色暗下来。 
空白，你的大脑再次空白。只有俯首帖耳，你无法反抗。 
你突然懊悔下午没听妻子的话呆在家里，更懊悔为省几个钱没

给车内装上铁栏杆。现在歹徒只要一用力，血就出来了。 
最近市里经常发生出租车被劫案，通常连司机带车一起消失！

一般天色稍晚出来跑活儿车里都要有一名押车的，两个人发生什么

都好办。 
可现在你孤身一人。 
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。 
足足半个多小时，车内四人都一言不发。当迎面一辆大货车亮

着刺眼的车灯擦车而过时，突然，瘦高个向前一指，惊呼：“警察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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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一惊，循声望去。 
刹那间，一根结实的绳子套在你的脖子上又绕一圈，然后拉紧。

一系列动作就在你的注意力被那虚幻的“警察”吸引开时，干净利

落地完成了。 
人越瘦越有劲，干巴劲更他娘的地狠。今天你算体会到这一点

了。那个双腮无肉的矮瘦子疯子般拉紧绳索，咬牙切齿，似有深仇

大恨；两目圆瞪，好如狭路相逢。 
你松开方向盘想抓住绳子，但做不到，双手绵软无力，无助地

在喉咙处抓挠着——什么也摸不到，复合纤维制成的绳子已深深陷

入皮肉之中。 
膨胀，灼热，爆炸——一切恐怖的感觉向你袭来。车内空气仿

佛结成固体，残忍地挤压着你的胸腔和头颅。呼吸，你要呼吸，否

则你就要爆裂了！你的腹膈肌拼命地收缩，想造成巨大的压力突破

所有障碍让你的眼睛呼吸，耳朵呼吸，皮肤呼吸，肛门呼吸，尿道

呼吸……让你身体上的一切孔道呼吸！ 
鲜血从你的九窍喷涌出来，腥甜滑腻滚烫灼人，你嗅到了辛辣

的气息。你觉得压力减轻了，彻底减轻了…… 
汽车失控，冲进路旁农田。瘦高个魂飞胆丧伸长左腿踩住刹车，

挂上死档。 
三人把昏迷不醒的你抬下车，你像破麻袋一样被扔进农田。收

割后的玉米茬子利刃一般戳穿你的皮肤。 
“大哥，怎么办？”胖子抹着前额的油汗问瘦高个。 
“猴子，你把车开到路上去，把车牌子卸下来，车里的血弄干

净。”瘦高个吩咐矮子道。 
矮子如法照办。 
瘦高个看看地上的你，你眼球暴突口流绿血，对胖子说：“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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俩把他抬到山沟里去。”他指指农田对面的一座低矮丘陵。 
一个抬头一个抓腿，用了近一个钟头才把你拖进山里。胖子踢

踢你，说：“没死透！” 
接下来，俩人用刀在你身上猛砍猛剁猛扎猛刺好几十下，累的

气喘吁吁。临走时胖子又把你的手脚筋给挑了。他喜欢武侠小说。 
三人跳上车开到预先选好的藏身处，过了几天将车重新烤漆改

头换面买到外省。 
碎石。枯草。 
你仰面躺在浅浅的山谷里，尖利的碎石支撑着你，温柔的枯草

抚摸着你。乳白的月光洗刷着万物生灵。你脸上的血迹已然凝固，

油彩一般生动亮丽，身上的刀伤还在渗出绿森森的液体。寒夜凄凉

的微风在你身边幽幽徘徊。你死了吗？你的意识挥发了吗？灰黑的

夜空因为月光而微白，黑黝黝的云朵巨石般在空气中滚动。无声，

永远的寂静，这是你梦中的图腾吗？ 
白亮的月球——白亮的火球，那个已经破碎的火焰，火的碎片

已经融化在黑色的空气里了。 
你的女儿，你的妻子，那台复读机，那袋鸡翅，一台便宜的汽

车。你的所有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平淡的愿望你的奔向死亡的人生，

在一瞬间，都彻底重新轮回。 
三个月后。丧事结束。 
余哀未尽。你的妻子来到派出所，递上文件。胖乎乎的民警效

率很高，五分钟后，从电脑屏幕上抬起头说：“注销完毕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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